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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疯女邱丽玉

宣 鼎

    淮南禹迹山，林壑深幽，神龙窟宅也。至明季，始有居

人，渐成聚落。陈生名绮，字绿琴，亦卜居山麓。父愚，母

黄氏，耕种习贾，能小康。生年十五，善读。母仅有弱弟，

名海客，游粤之某郡，货殖得资，遂落籍。至是，母病革，

私执绮腕，泣曰:“为母死后，汝父必继娶，芦花衣，今古

如一辙。汝穷促，可遁粤，寻依舅氏。”并私以所蓄数十金，

与作旅费。生泣受。母段，父续弦乌氏，果悍恶如母言，朝

夕不能容。遂诣母墓痛哭，留书父枕侧而去。跋涉几半载，

至则资耗，而舅杳。遍询闻圈，无其人。it载走村郭，渐以

乞食度命，深悔孟浪，时思遗回。

    一日，至郭之东，有槟榔树覆柴门，方引吭唱 “莲花

落”，内有短髯赤面、一斑白史出，N生诧日:“小乞儿，子

何貌之文而音之悲也?”生曰:“腹有诗书，焉得不文;落魄

穷途，焉得不悲!”曰:“何得至此?”生遂自陈乡贯，述寻

舅状。史默视生曰: “子舅其黄姓海客，面白多麻者耶?”

曰.“然。”曰:“客死于此久矣。渠生为某巨室司会计，善

营运，娶青楼女。病段，女窃资随仆遁。老夫与渠有杯酒之

交，代市楷具，葬东郭尼庵侧大树下，墓树短碑者是也。”

陈伏谢，径至所指处，果得舅墓。问庵尼。,l}-如雯言，遂呼



舅哀哭，祝曰:“舅若有灵，佑生还，当负舅骨返祖域。”尼

怜之，餐以豆粥，语云:“子所遇史，姓司空名浑，与汝舅

有素，第往祈援手，切勿道方外饶舌。”

    明日，生见史，邃呼:“司空伯I”惊讶曰:“小子!何

得知吾姓氏?且知我伯名?”即诡云:“夜宿墓下，梦舅氏详

告，且谕乞援。”雯愕然，日·“仆与渠，原无车笠盟，不过

曾靓面。虽然，当为子徐图，尽寸心。”三日后，以娣袍一

袭赠生，慨然有德色。且说生云:“仆清贫，无丰赠子，谅

可原。幸邻郡某山中，有富室，邱丈子木，仆之蔑草也。老

夫妇生有娇女，名元媚，字丽玉，年与子等，貌则鲜丽，择

婿眼高，雀屏无选。子虽贫，而清才雅范，此间无与比铸。

仆作函，代子执柯，往就甥馆，邱丈必有厚既，尚不足运舅

徐返坷乡软1f 11陈生闻之，请思其次。问何故。曰:“侄家山

野，荆布t I,黎，恐富室千金未能习惯。阁彰彰入赘，能任坦

腹人乘龙自便者乎?”电抚掌H :“迂哉!书痴也。是不去攫

伊财耳。茫茫天壤，渠于何处捕逃亡婿?”生计窘，姑受函

往。

    至则渠第峨峨，春深兽锁。司阁人见其落拓，叱远立。

及函入，两少年出揖客云:“奉严命，恭迁玉趾。”知为翁

子，随入。见栋宇庭院，俱类世家。一伟丈夫，修髯过腹，

立阶上。生趋与展渴。坐间，询司空氏起居。旋白夫人来，

两脾扶一四十徐美妇人出。翁曰:“此山荆也。公子既司空

世好，与寒门谊即通家，敢以妻子相见。”生又展拜。妇凝

娣笑谓翁曰:“司空妹倩，眼力不差，公子真可人也。”倏具

筵宴，劝爵甚殷。席间，略询乡贯，即语生云:“舍亲与郎

君言否?仆小女丽玉，素所钟爱，不欲嫁远方。然觅婿欲得



如仙乡人物，裙屐翩翩者，杳不可得。今得红丝牵引，文星

惠临，是真石证三生，愿即日奉为箕帚。”生离席唯唯肃谢，

婉陈曰:“自惭擂栋，仰托莺萝，良所深愿。然小生实为寻

舅至此，婚后三四日，即拟暂返蓬门，事藏，再回流第。是

不得不预陈长者。”妇微笑曰:“公子何匆促若此耶?”翁急

止之，曰:“公子孝心，何可过拂。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，

作为旅费。”生心喜，敬诺。旋即笙管呕哑，灯火匝地，干

仆引生之曲室，更簇新冠带，出就戳就。雏脾三四，引一二

八好女子，珠翠绮罗，盈盈自内出，与生交拜.送之洞房。
却扇视女，则荷露桃霞，无此艳冶。生心意飞rk j，反恨顷言

新婚暂别，未免孟浪，容有意迁延，图静好耳。

    酒阑灯炫，听莲漏三催，婶妾亡去。生正隐几帐触，而

女亦时牵绣幕窥良人，粉黛间隐有惨悴色。生不知就里，趋

近软语，代为卸妆。女则拒以纤腕。再近，则潜然流珠泪。

徐起弹烛，视近阔无一人，始闭门小语曰:“郎亦知死期将

近乎?”日:“不知。”曰:“郎从何处来?何处去?易明告妾

也。”生具告之。女啼嘘欲言又止。生知有变，伏地乞怜。

女日:“妾睹郎君风采，意良不忍，故以机密告。妾，麻疯

女也。此间居粤西边境，代产美娃，悉根奇疾。女子年十

五，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，过毒尽，始与人家论婚，觅
真配。若过期不御，则疾根顿发，肤燥发拳，永无问鼎者。

远方人若贪资误接，三四日即项有红斑，七八日即遍体骚

痒。年徐，拘挛拳曲，虽和缓亦不能生。”生闻之，始恍然

悟，泣曰:“小生万里孤身，担荷甚重，乞娘子垂悯，容我

潜逃可乎?”曰:“休矣!此间觅男子甚难。郎入门时，外间

已环伏壮汉，持刀杖防逸。”生泣曰:“身死不足惜，所悲



者，家有老亲耳。”曰:“妾虽女子，颇知名节。常恨是邦以

地限，无贞妇，愿死不愿生。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，得资即

返。妾病发，亦不久人世。乞归署木主，曰 ‘结发元配邱氏

丽玉之位’，贝}J N,目泉台下矣。”言已，抱持隐泣。生愤然悲

日:"嗜 婚则仆死，否则卿死，易饮鸡同死，结来生缘

乎?”曰:“不可!请书居址门巷，与妾纫衣缝中，惮他日柔

魂，度关山，省舅姑，受郎君一盂麦饭耳。”生虽书与之，

而涕不可仰。入袅共枕，生屡屡不能自持，女悉劝慰禁止。

对食不餐，几与石女天阉同一恨事。翌日，翁媳果顿在陌

路。是夕，k以香舌吮生颈，作胭脂色者三四处，日:“可

矣。”私赠黄金、白玉臂缠各二。生订后约，女悲曰:“恐君

再来，妾墓门之木拱矣!”

    明日，翁赠果践言，即挥手令去。重到尼庵，尼见项上

痕，闭门不纳。急以资赁巨舫，启舅捺，载之南下。夜在舟

中泣。舟子疑渭阳情重，奇之，敬礼益恭。抵家见父，则继

母已段。父纳蟀为小星，见子甚慰。睹腰缠，疑妻弟所遗，
不深洁。瘫旅捺，买山田。陈翁善酿，遂种林开酒肆，得利

甚丰。生乃下帷读，入胶库。

    邱翁见生去，谓其女毒尽无疑，正托媒约觅东床，女忽

疾发，视之，麻疯也。翁穷追，惟含涕。温扣之，仍是处

子，交置曰.“淫脾，太不长进，宁定不欲生耶 11月徐益

惫，遂遣之麻疯局。是局，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。因是病向

能传染，家有一则全家皆病，虽掌上珠，亦恩断义绝，无顾

复情。女入局，数堆经，辄见一麻面史，口操南音来救止。

既ICJ思遁，史慨然愿导引。曰:“老夫黄姓，淮南人，娘子

1i毋欲寻陈生绿琴耶?渠与仆似曾相识，可同行，仆亦欲东

       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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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。”女自恃恶疾，又以史迈，欣然随之。臾到处，重门自

辟。至郊外，史以唾涂女莲勾，口喃喃若符咒，即迈步若健

儿。感翁德，事之如父，旋拔银腕fif，易资为旅费。甫至

楚，资已耗尽，遂行乞。史吹洞箫，女口编 (女贞木曲)，

歌唱沿门。歌日:

        女贞木，枝苍苍，前世不修为女娘，更生古粤

    之遐荒。生为麻疯种，长即麻疯疮。衔冤有精卫，

    补恨无娟皇。画烛盈盈照合香，侬自掩泪窥陈郎。

    翩翩陈郎好容止，弹烛窥侬心自喜。妾是麻疯娘，

    郎岂麻疯子?妾虽麻疯得郎生，郎转麻疯为妾死。

    郎为妾死郎不知，洞房绣阁衔金危。孔雀亦莫舞，

    杜鹃亦莫啼。鹦鹉无言愿飞去，郎堕网罗妾心悲。

    郎不见，骏马不跨双鞍子，烈女愿为一姓死，郎行

    依旧貌如仙，妾命可怜薄如纸。肤为燥，肌为效，

    云鬓拳曲黄且凳。掩面走入麻疯局，不欲传染伤所

    亲。昔作掌上珍，今作机上肉;昔居绮罗丛，今入

    郎当屋。月落空梁悬素罗，一缕香魂断复续。妾虽

    生，妾不愿守故居;妾既生，妾自当寻找夫。可怜

    虽生亦犹死，不死不生终何如。女贞木，枝扶疏，
    上宿飞鸟，下荫游鱼。鸟比翼者鹅鹅，鱼比目者蝶

    蝶。生同袭，死同穴。袭穴即不同，妾心若明月。

    月照桃花红欲燃，李代桃僵被虫啮。女贞木，红枝

    叶，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!

女歌韵心酸，雯箫声凄咽。闻者流涕，争以进食，不敢呼at

与。

    半年，抵淮南。将近山村，见老屋万椽，青帘出树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s ·



史遥指日:“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，子当自往，仆从此逝矣。

惟祈寄语绿琴父子，云:‘海客奉谢。”’言已，即杳。女惊

定，诣肆门。见一老翁坐炉侧，面目似绿琴，疑为翁。歌前

曲，翁掷一钱与之;再歌，又掷一钱。女泣日:“贤郎陈绮，

粤西欠奴债不还，迢迢责负通，岂一文钱所能偿也?”惊询，

具告之。翁曰:“陈绮耶，豚子也。汝所言，难速信。渠秋

试金陵，不日归山庄，面当知真IM o”女闻之，即叩以见翁

礼。翁送入尼庵中，遣村妇伺应，妇皆唾却走。幸老尼怜

悯，得无苦。

    月徐生归。翁以女询，生惊枪不知所云。翁曰:“是不

可负也。吾家不少闲粥饭，虽易枕席，当豢之，终其身。”

生伏谢，急趋访女。逮牵生衣啼曰:“妾远来，不敢望伉俪，

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。”生且泣且慰，问:“何能自来?”

以黄雯面目颠末告。生惊曰:“是吾舅也，其地仙耶?”携女

之家，谋酒库隙地，卧丛瓮中。诸脾咸远立，不敢近。惟一

雏婶，名甘蕉者，独代撤澳便琐事。至饮食药饵，皆生手

调。久更袱挚甘蕉卧女侧，亦均无恙。榜发，生乡捷，里人

争与论婚。生力却。父稍稍劝，生泣曰:“几年甫二十有一，

麻疯女量不久生人世，易姑待其毙再婚，亦未为晚也。”又

恐己去，女无人照看，遂告病，罢南宫试。女以头触瓮悲

曰:“为妾故，使郎迟嗣续，阻上进，妾死后，何以见祖宗

于地下，诚不如死!”言已，又触，赖甘蕉救止，始已。

    一日，生赴戚家饮，遇雨不归。甘蕉又因病内卧。女听

雨剪灯，搔爬不已。忽闻梁际 “咫赡”一声，一大黑蛇，粗

如儿臂，长几七八尺，从空飒至。女始颇惧，继思:“得果

蛇腹，胜于自栽。”听之。蛇身盘屋梁，垂首下掀酒瓮木盖，

      6 ·



堕地如掷。吸瓮中酒喋唆，顷刻满腹。欲上缩则木强如枯

藤，倏忽堕地瓮中，搅扰翻腾，力尽，声顿寂。女然灯，强

起视之，毙矣。心忆:“蛇毒，或可代鸿。”掬饮升许，心顿

清醒，祛烦襟，肤转奇痒;又掬以洗涤，痒顿止。明日，又
潜饮而潜洗之，疾若失，肤之燥者，转莹如玉;发之卷者，

转垂若云;面目手足之妓瘫者，转如花如月，如嫩笋芽矣。

甘蕉惊喜告生。询之，以蛇酒告。趋视，则遍体黑章成云

篆，顶有独角，色殷然。盖此山蛇王，名 “乌风”者也。具

锦裳绮裙，花锢珠玉。妆女出见翁与诸宛若，莫不惊为天

人。翁曰:“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。番僧求得片鳞，为

人医癣疥，不可得。孰知天专留此，为吾疗贤妇疾耶!”即

日备礼为合Cz，珠履满堂，吹鼓筵宴。百里外男妇咸奔至，

一规女之颜色，归以为荣。

    再三年，女生宁馨儿。感甘蕉德，收为篷室。生却之，

不可。是年春，生试礼闺，入木天，出为太守，专恤流亡与

贫病无告者，人人称众母。升两粤制军，遣材官招邱翁至，

索丽玉甚急。翁假泣曰:“小女命薄，R谢久矣。明公尚欲

寻故剑耶?”生又索骸骨归瘫。翁惧，献干金为太翁寿。不

许t旋访司空，云:“惊逸，堕绝响死。”生笑曰:“渠真以
小人目我矣。”旋命脾扶夫人出，则衣一品命妇服，容光焕

发。翁几惊伏，视之，即己女丽玉也。洒泪问父母安否。翁

咋舌，愧欲死。女亦时归宁。出蛇酒，制药设局，济粤之患

麻疯者，活无算。年四十徐，太翁犹清健，疏乞终养。归修

舅墓与尼庵，建邱夫人碑，纪事之崖略。至今，此山药酒，

尚驰名云。



〔简 评〕

    宣鼎 (1835-1880)字瘦梅，安徽天长县人。有 (夜

雨秋灯录》等著作。

    《麻疯女邱丽玉)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:麻疯女邱丽玉

在父母的安排下与书生陈绮成亲，但她不愿毒害陈绮，放陈

绮回家后，自己却毒应发作。后被引领到陈家，但终因不愿

连累陈绮而引鸡自绝。不料从此疾病得愈，终与陈结为百年

之好。这部小说赞扬了男女王人公的美好品德，邱丽玉宁损

己不害人，陈绮则对于麻疯女邱丽玉从不嫌弃，甚至愿意引

鸡同死。宣鼎是近代著名小说家，他用古文句法为小说，语

言凝练传神。情节曲折迭宕、引人入胜。整篇作品充满了悬

念，有的使人震惊 (漂亮的妻子竟是麻疯女)，有的则使人

喜出望外 (如:邱病愈)。

因 循 岛

王 拓

    曲沃项某，本猎户，至项改业读书，文名藉甚。且喜放

生，尝经河上，见农人拽一黑猿，尾断足伤，血殷毛革，见

项悲嘶仰首，有乞怜态。项心动，购而释之。猿去频回顾似

感谢状，须臾遂杳。

    后项作幕闽中，归乘海舶。晨发，日未午，咫风大作，

舟人惊骇。顷之，雪浪排空，挟舟而起，高数十丈，陡落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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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。众均逐浪以去。项抱木板，任其所之。风益大，瞬息不

知几千万里，自拼一死。既近海岸，惜然不知。无何，风静

潮落，腹阁于浅诸石上，呕水斗徐，良久渐醒，见黄沙无

际，草木不生。时值初秋，天气尚暖，脱衣沙际。曝既干，

重著起行，透is数十里。日已OY黑，月起海中，三坠三耀，
大逾车轮，现五色光。无心观瞩，踏月再趋。至夜半，尚无

人家。冈峦杂沓，林木渐繁，虎啸猿啼，毛发森竖。腹中大

馁，幸怀熟鸡子数枚，聊息饥火。方欲再行，而足力已疲，

乃息深林中。四面磷火上下，若相瞰攫。心头鹿鹿，终夜清

醒。

    天甫明，又行，午后始见村落。居民披发被肩，形状不

类中土，而面瘦肌黄，悴容可掬，如久病者。乃趋前间询，

言语调啾，不甚可了。一老史出问，项以实告。雯曰:“君

中华人耶?此因循岛之简乡，去中华九万里，上年有海客朱

某亦遭咫到此，居仆处一年，为岛主所知，车载而去。仆因

悉中国方言，君无家，蛊小作勾留乎?”项喜从之去。乡人

皆至，窃窃私语，似讶奇观者。史罗酒肴，不甚丰眺 而劝

进殊殷。少顷，门外有鸣金声，众人皆仓皇遁，史急闭户。

项问故，曰:“此县令也，喜噬人。君初至，勿为所见。”生

于门隙窥之，见前后引随者皆兽面人身。舆中端坐一狼，衣

冠颇整。骇绝，入问雯。雯惨然曰:“此地本富厚，三年前，

不知何故，忽来狼怪数百群，分占各处。大者为省吏，次者

大郡守、为邑宰。所用幕客差役，大半狼类。始到时，尚现

人身，衣冠亦皆威肃。未数月，渐露本相，专爱食人脂膏。

本处数十乡，每日输三十人入署，以利锥刺足，供其呼吸，

膏尽释回，虽不尽至于死，然因是病痔可怜，更有轻填沟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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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”项讶曰:“岛主亦狼耶?”日:“非也，主上仁慈，若辈

能幻现人形，诡计深谋，遂为所赚。”问:“朝臣何以不知?”

曰.“立朝者皆声气相通，若辈又每岁隐赂多金，遂无人发

其覆，况其在官之际，仍以好面目示人。岂知出示临民，别

有变相耶?”项曰·“此类当途，尚复成何世界?仆不才，当

为仪等诉之岛主，傅此辈尽杀乃止。”史日:“君虽心怀忠

义，必不能行。况客乡之民，例难越诉。倘遇择肥而噬者，

当有性命忧。”项中心不安。

    次日，不别而行。方欲问途，忽数人来缚之去，径诣一

署。惊怖间，见两廊坐卧者，无非当路君，不觉气馁。未

几，一官登堂，衣服苍古，幸是人身，冀可缓颊。顾瞥见

项，若甚喜，略问所来，项备述前事，忽顾左右曰:“此人

白哲而肥，精髓必美，当献之上司，必而功记邀宠。”项知

非好意，再三恳释，不从。即命以木笼囚项，异之出。行二

里许，众人哗传曰:“太守来!”遂纷纷避道。俄见仪仗森

严，拥一贵官至。鼠目璋头，左右顾盼，见缚者问故。役察

白谓欲送上宪辕。太守命异至前，熟视日:“君项某耶?何

故至此?”项亦甚惊，而不解何以相识，因漫应之。立出舆

挥众去，命脱系，呼两骑至，并髻而行。项不知所为，转洁

邦族。太守曰:“仆侯冠也，受君大恩，侯入署再诉细情。”

    少选，已至。见门前标 “清政府”三字，下骑同入，青

吏十徐辈肃迎于旁。见两旁隐隐有卧狼数头，心震慑不敢顾

视。既入内，侯伏地拜。项答拜，因又问故。侯曰:“仆即

河上老猿也，承君援救，此恩终不敢忘。后遇瘦柴生将夺此

岛，以余能幻化人形，招之同至，不期岛主信德，感及豚

鱼。瘦柴生不忍相负，抵谋方面，现居省要。余以从幕功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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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职。今都院以下，大半同群。其尚有人心肯附和者，则皆

赋闲。仆亦每切兢兢，久苦衣冠栓桔，仪有顺便，当送君回

耳。”项始恍然。侯亦询来意，略告之，相与叹息。

    言次，即已传餐，见数狼丰，各被冠服，-AL化为人，与

项通款曲，-一 由侯为之指示，则承尉、案吏及幕中宾僚

也。揖让入席，笑语雍和，侯独入内，项与众共饮。酒半

酣，两役异一肥人过，裸无寸缕。众曰:“可送斋厨。”项惊

问，皆笑不言(，俄厄人进 一撰，如鸡子羹，群以敬客L」:

“此人膏，余等酷嗜之，惟主人不喜。先生之来，CJ福诚不

浅哉!”项惊曰·“适肥人已宰之耶?”曰:“然。吾等公膳，

本有常供，此间因主人喜斋，故只日进 一人。若大院中，则

食人更多。”项惨不能咽，逃席觅侯，始得果腹。

    项居府中，郁郁不得志。侯察其意，谓:“机缘未至，

归计难谋。苛县厉令，余旧属也，彼处山川佳胜，足资眺

瞩，当荐君暂入幕中，藉广眼界。”项喜，次日持书去，一

见要留，宾主颇洽，细察厉亦系狼妖，外示和平而贪狡殊无

人理。幸公事甚简，日惟携仆出游，或止宿山中，数日始

返。厉亦不之责。邑绅某横甚，强夺邻田数十顷，邻讼之，

绅贿以重赂，厉竟不直邻，逐之去。邻_卜控发，县复讯，仍

执前断。邻无如何，自溢绅门。绅夜至署，与厉密议，设计

弥缝之。项不平，请曲直所在、，厉笑曰:“先生不知耶?绅

子现居京要，得罪则仆不能保功名，况妻子乎‘2且民命能值

儿何?以势制之，彼亦无能为力。”项曰:“信如君言，则人

情天理之谓何，国法王章不儿虚设耶?”曰:“先生休矣，今

日为政之道，尚言情理耶?吾辈辛苦钻营，始得此一官一

邑，但求上有佳名，不妨下无德政(直者曲之，曲者直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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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迎存二f一心，酬应通乎百变。L以为可，虽民无爱日之

留，而朝育荐章之入欠，L以为不可，则民乐敦庞之化，朝

无颂德之碑 国舍有甘首，不及私门有幸草也”。正言间，

省中有飞h̀ -i-, ,  r -1郎大人将赴W巡兵，著速备供张。厉匆匆

别去。召垂尉商议，即让县署为行辕。次日迁移一空，别居

西舍，署中悬灯彩，饰文河，地铺戳献厚尺许;寝室则八宝

之床，绣鸳之枕，锦云之帐，暖翠之袅，光彩陆离，不可逼

视，上下内外，焕然一新。至期，探者属道，迎者塞门，奔

走往来，流汗相属。将晚，郎至。炮声隆隆，骑声得得，仪

仗数百人，甲宵殊整。其行牌有 “粉饰太平”、“虚行故事”、

“廉嗤杨震”、“懒学稽康”等字。项私问小吏。吏日.“此德

政牌也。”既见武士数十人，各执刀分队疾趋。观者侧目无

敢哗。即有十徐人拥大吏至，端坐舆中，采咏虎须，状极狞

恶。兵吏皆跪迎。郎置不顾，飞舆入署。项欲晌其所为，从

之入门。吏严色拒之。厉至缓颊，乃入。

    见堂燃红烛如椽，光明若昼。郎高坐，旁立美服者数

辈。须臾，传呼进兵册。册上，仍付吏员持去。嗣兵官十徐

人入叩，有进金宝者，有呈玩具者，有乞怜贡媚者。一时

许，厉跪请夜宴，共起身入小厢。即有吏出间: “有歌妓

否?”厉无以应，大窘，避返西舍，饰爱妾幼女以进。郎喜，

面称其能，而厉之酬醉周旋，丑不可状。宴已，众皆退，惟

妾女伴寝。厉则意气扬扬，若甚得意。项颇愤，然顾莫敢谁

何，乃卧。晨兴复晌，郎尚未起，有军吏至，请阅操。内史

叱曰:“大人未起，起亦须餐烟霞，汝何得尔?”军吏诺而

退。半响，又一内史出传命免操，即放赏。军吏应而去。日

将午，郎始起，厉急进膳。半饮时，传呼命驾，左右仓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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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道径发，厉等皆跪送之，妾若女瑕然而返。是役所费不

资，而不闻有所整顿也。项大以为非，即别厉至侯所。途中

哗然，厉升某府缺。及见侯询之，侯曰:“此邦仕宦，大抵

皆然。书生眼小于椒，徒自气苦耳。”

    项不愿复留，谋归益切。适海客朱奉王命遣回，侯聚珍

宝，为项治装，并求附舟。遂相送至海口，已有一舟般待。

朱与项登舟，海风大作，揖别开帆。八日至琼州岛，登岸取

道而返。出筐中物易钱，购田治屋，称素封焉。

[简 评〕

    王拓 (1827-1897)原名利宾，又名}l，号仲搜，字紫

栓，别号搜园、天南遮史，江苏长洲人。有 (淞滨质话》等

著作。

    (因循岛》写的是曲沃项某遇风暴叙流到某岛上所见情

景。那里的官吏都是衣冠野兽— 披着外衣的琅，常常肆意

吃人，欺压百姓，而且闭塞言路，以达到欺上瞒下、胡作昨

为的目的。岛上的世界其实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形。作者把欺

诈百牲的官吏比喻为食人的恶狼，用意是十分深刻的。岛上

官府的行牌上 “粉饰大平”、“应行故事”、“康嗤杨震”、“懒

学糟康”等文字就是对那个腐朽、黑暗、虚伪的旧世界的无

情的抨击。项某终于离开了那个充满恐怖色彩的小岛，但他

返回的其实是一个同样悲惨的世界。这就是作者怒告诉我们

的。



公大将军延师

吴萝厅

    公人将军某，权臣也。威震内廷，势倾中外，庶司百

寮，莫不拱手听命。适其幼f需师教读，与公卿言及，众皆

唯唯。时有江南沈孝廉，因不第，流寓都中，觅馆糊口，已

托其座师某侍郎，允为推荐。适冬至朝贺之期，百官咸集。

大将军复理前言，某侍郎即举沈生以应。大将军日:“为童

子帅，以品行为要，稗幼而习见师范，则长可观矣。此生端

方否，!" 侍郎对以有儒者气象。大将军欣然许可。，侍郎归，

召沈生至，嘱令小心谨慎，不仅安砚有方，若得大将军青

目，则功名未可限量也。沈感谢而退。

    新正，大将军遣从官持名柬邀沈生至第。大将军躬迎于

堂，专席南向，命公子盛服拜师毕，大开筵宴，声伎杂奏，

宾主尽欢而散。送先生入西园。朽堂三楹，峰峦周匝，林木

青苍，室内书籍充栋，陈设精雅。公子年甫六龄，不过指教

数字而己。其供奔走者，苍头四入，俊童八人。晚入卧室，
牙床绛帐，绣糯锦袅，并皆住妙。次日，苍头带长wt者至，

约视先生体段，趋出 未几，进貂裘全袭，服之，长短适

宜、每口晨兴，则八童齐侍:其 一，首顶银盆，跪而请盟，

一执漱其;一执巾帕;一执镜a， 一执香皂;12皆撩衣摄

裳，环视左右。沈生平所未经者，·意41不安。谕之曰:“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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